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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学者齐多（Mary Paterson Cheadle） 就已注意到庞德 1960 年接受

霍尔（Donald Hall）访谈时流露对敬仰已久的儒教产生了怀疑（Cheadle 217-18; Hall 47）。
遗憾的是，至今未见有人追究庞德对儒学态度的转变在其最后一部《诗章》——《诗稿与

残篇》（Drafts and Fragments, 1969）中有何反映。上世纪 50 至 60 年代，后现代主义在欧

美崛起，大有取代现代主义之势。庞德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有何反响？他最后一部《诗

章》在现代主义诗歌创作上有何突破？拙著《中华才俊与庞德》论证了美籍纳西族华裔太

阳能科学家方宝贤（1922—2011）对庞德“纳西诗章”的特殊贡献，却未探索相关诗章中的

双重突破。唯有在庞德最后一部《诗章》中，我们才能寻找到庞德晚年偏离儒学的蛛丝马

迹；也唯有在这部《诗章》中，我们才能挖掘出他针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回归并创新现代

主义诗歌的实证。

一、第 110 诗章中的双重突破

纳西文化素材是《诗稿与残篇》最瞩目的亮点。庞德以往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始终局限

于中国主流文化——儒文化。从单纯眷注儒文化转变为眷注中国非主流文化，特别是纳西

族文化中的反儒成分，是庞德最后一部《诗章》双重突破其一：文化视野的突破。

庞德在 1959 年发表的《御座诗章》 （The Thrones）中已经开始涉笔纳西文化。《御座诗

章》第 98 诗章在引用雍正《圣谕广训》有关“敬、孝”等观念时唐突地插入了纳西族的祭天

仪式“孟本”（2Muan-1bpo）：“不办孟本 / ……但我预料”（The Cantos 711）。 “孟本”是纳

西族的祭天、祭地、祭祖仪式。因为有儒家祭祖的成分，插入庞德所引《圣谕广训》，与“孝、

敬”并置，并不违背逻辑。《诗稿与残篇》开篇第 110 诗章称颂的却是与儒教背道而驰的纳

西族“哈拉里肯”祭殉情鬼仪式。在《中国史诗章》中，庞德曾站在正宗儒教的立场上痛斥

“道士、和尚、骄纵放恣”（302），痛斥道教“喋喋不休吹嘘仙丹 / 吃了长生不老”（288）。作

为“儒家诗人”的庞德，就是在上世纪 50 年代也不可能将装神弄鬼、赤裸裸反儒的内容写

进《诗章》。第 110 诗章欣敬“哈拉里肯”无疑是庞德偏离儒学的标志。

横断山南麓丽江一带的纳西族人民，数百年如一日过着一种开放式、多元共存的生活。

随明清“改土归流”政策的施行，纳西族自由恋爱的传统为包办婚姻所替代。封建社会相

爱的汉族青年男女会以逃婚来抗衡“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纳西族青年男女自由恋爱受阻

则会约定殉情。《开美久命金与祖布羽勒排》又名《鲁般鲁饶》，是纳西族版的《梁山伯与祝

英台》。这个民间故事在纳西族地区流传极广，影响极深。上世纪 40 年代还有不少纳西族

青年男女效法《开美久命金与祖布羽勒排》为抗婚殉情。他们相信约定殉情能到达爱情灵

魂居住的天堂。殉情人会随风飘向云端，飘向幸福的天堂，永远年轻，永不下地狱。按延至

上世纪 50 年代初的纳西风俗，父母不给殉情而死的儿女办这种“大祭风”仪式，他们的幽

灵就会在荒野游荡，家族、村寨就不得安宁（Goullart, Forgotten Kingdom 216-18）。
第 110 诗章“哈拉里肯”片段的主要依据是美国植物学家兼人类学家洛克（Joseph 

Rock，1884—1962）1939 年译注的双语版《开美久命金的爱情故事》（“The Romance of 
2K’a-2mä-1gyu 3mi-2gkyi, A Na-khi Tribal Love Story” ）。拙编《庞德的中国朋友》收录了纳

西族旅美物理学家方宝贤 1959 年 1 月致庞德的一封信。在这封信里，方宝贤确认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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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归还他的两册洛克著作——《开美久命金的爱情故事》和《孟本》（Pound, Chinese 
Friends 204）。方宝贤遗孀约瑟芬（Josephine Fang）至今珍藏着那本《开美久命金的爱情故

事》，扉页上留有庞德的手迹：“非常抱歉，换上的新书皮未能保留洛克给您的献词”（201）。

方宝贤曾用这册洛克赠送他的著作作教材，给庞德讲解纳西象形文字、纳西宗教仪式和开

美久命金的爱情悲剧。约瑟芬珍藏的那本书上还有方宝贤当年为庞德添加的注音和注解，

笔者有幸拿到了那几页的扫描件（钱兆明等 195-97）。
在《庞德〈第 49 诗章〉背后的“相关文化圈内人”》一文中，笔者把米勒（J. Hillis Miller）

所强调的文化语境中的内行人称为“相关文化圈内人”（91）。纳西族物理学家方宝贤无

疑是庞德纳西诗篇背后的“相关文化圈内人”。根据 2003 年 8 月 18 日笔者与方先生的访

谈，他在给庞德讲解《开美久命金的爱情故事》时曾提到，他的中学有两个相爱的同伴受这

个故事的影响走上了轻生之路，两家父母不得不办“哈拉里肯”大祭风，送他们上天堂（钱

兆明等 199-200）。
《开美久命金的爱情故事》岂止是一个爱情悲剧，它更像是一个活着的希腊神话。上

世纪 60 年代，庞德并没有停止创作历史与神话交织的现代史诗《诗章》。对这样一个难

得的民间文学素材他哪里还会放过？他一遍又一遍读这个纳西族版的希腊爱情神话，到

1958 年 12 月他归还《开美久命金的爱情故事》时，书皮都给磨破了。洛克双语版《开美久

命金的爱情故事》和方宝贤有声有色的讲解最终促成了庞德第 110 诗章对“哈拉里肯”的

精彩重现：

“哈拉里肯”

 大摆风，

 九命与七命，

 黑树生来就哑巴，

 湖水蔚蓝不绿

 白鹿喝着咸泉水

 山羊衔龙胆草下山，

 安上珊瑚宝石眼还能看见吗？

 接上橡树根还能走路吗？

 沉落在河床的黄鸢尾

    yüeh
    ming
    mo
    hsien
    p’eng（Cantos 797-98）

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在评价庞德于 1923 年发表的第 8诗章时，重点分析了该诗

章运用的四种现代主义艺术手法：（1）破碎性手法；（2）浓缩演化； （3）文体突变；（4）叠

加隐喻 （181, 183-84）。令人惋惜的是，这些高超的现代派艺术手法，连同庞德早年提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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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处理” “绝不多用一个词”等意象主义原则，在其《中国史诗章》（1940）、《美国史诗

章》（1944）、《比萨诗章》（1948）等二战诗章中为冗长的政治说教与自传体抒情诗所替

代。难怪后现代主义的评论家们要断言，随着二战的爆发现代主义死亡了。

二战前后，现代主义确实跌入了低谷。然而，如我在《施美美的〈绘画之道〉与摩尔诗

歌新突破》《从回归非人格化“立体短诗”看威廉斯的唐诗渊源》等文中所论证的，上世纪

60 年代，现代主义曾东山再起，创造了新的辉煌。庞德同他的诗友摩尔（Marianne Moore） 
和威廉斯 （William Carlos Williams） 一样，在耋耄之年出乎意料地重展现代主义雄风。其

第 110 诗章的“哈拉里肯”片段，在后现代主义盛期让早期《诗章》的四大现代主义艺术手

法复活，并绽放出新的光彩。 
“哈拉里肯”片段里的意象和叙述，同第 8诗章里的意象和叙述一样，是从不同出处切

割移植来的。第 8诗章的主要出处是 15 世纪意大利里米尼（Rimini） 城邦的历史文献，而

“哈拉里肯”片段的主要出处则是洛克双语注释版《开美久命金的爱情故事》。“哈拉里肯”

片段第 3行“九命与七命”纯属碎片，切割自《开美久命金的爱情故事》第 20 页一个脚注：

“男人有九命，2ngv= 九，故而男孩常被称为 2Ngv-1tzḝr。女人有七命，故而女孩常被称为 
Shḝr-1tzḝr, shḝr= 七。二者均为昵称”（Rock, “The Romance” 20n）。第 4行“黑树生来就哑

巴”亦属碎片，是《开美久命金的爱情故事》第 42 页 5 行行文的浓缩演化：“她搓出一根麻

绳，一根新的麻绳，拿到树跟前，想上吊自尽。那棵树上黑黑的树梢在摆动。开美久命金的

心颤抖了。黑树生来就哑巴（生来就没有嘴巴）。在这里上吊，在这里自尽，树不让。故而

她没上吊，又返回了。” 
恰如第 8诗章第 98 行不用任何转折词，骤然从所引里米尼帮主马拉泰斯塔 

（Malatesta）一封公函严谨、古板的文体跳跃到一个史官脱口而出的口语文体，“哈拉里肯”

片段末尾不作任何解释突然从描述“白鹿喝着咸泉水 / 山羊衔龙胆草下山”连接到祖布羽

勒排跨过七条沟，爬上一座山，见到自缢而尽的开美久命金后发出的呼唤：“安上珊瑚宝石

眼还能看见吗？ / 接上橡树根还能走路吗？”（Rock, “The Romance” 89）这两行诗在下

一页重复，重复时带上了更深沉的无奈与绝望：“安上绿宝石眼睛还是看不见吗？”（The 
Cantos 798） 这里诗人既用了“文体突变” ，也用了“叠加隐喻”。第 110 诗章的“叠加隐喻”

相当玄妙，下面我们将用一节篇幅详析。

晦涩难解、不可捉摸，是乔伊斯现代主义小说《尤利西斯》（Ulysses, 1922）和艾略特现

代主义诗歌《荒原》（The Waste Land, 1922）共同的艺术特点，也是庞德早期《诗章》的艺术

特点。这种将看似毫不相干的、破碎的引语锤炼成一体的现代派手法旨在强迫读者从上下

文和社会文化语境中去琢磨诗意，用帕洛夫的话来说，就是强迫读者多读书，并“参与诗人

的创作过程”（182）。这种现代派“万花筒式”文体的再现与提升是庞德第 110 诗章双重

突破其二。

二、第 110 诗章中的叠加隐喻

叠加隐喻是现代主义艺术的一个标志性特点。艾略特的《荒原》借没有阳光与水、没

有温暖的荒原，喻一战后令人绝望的、衰败的欧洲。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将远古的希腊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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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与 20 世纪欧洲的反英雄叠加，反衬 20 世纪西方都市生活的枯燥与肮脏。庞德的第 1诗

章写荷马史诗《奥德赛》 （Odyssey） 中奥德赛走下界，唤醒特伊西亚斯，预测未来的一幕，亦

为借古喻今。奥德赛与他的同伴隐喻 20 世纪在茫茫诗海探索未来的现代主义诗人。

庞德在第 110 诗章向纳西殉情鬼致意同样是借古喻今。这一点已经在华莱士 （Emily 
Wallace） 的经典之作《为什么不用鬼神？》（“Why Not Spirit?”）中得到了论证。华莱

士指出，第 110 诗章是一首挽歌，在深层里哀悼相继过世的艺友、诗友刘易斯（Wyndham 
Lewis）、卡明斯（E. E. Cummings）、杜丽特尔（Hilda Doolittle）、威廉斯、艾略特等人，“不让

他们的鬼魂受到世俗的困扰，没有他的爱的陪伴而孤独地走向阴间”（246, 252）。第 110

诗章确实是一首挽歌，但在庞德最初写下该诗章“哈拉里肯”片段时卡明斯、杜丽特尔、威

廉斯和艾略特都还健在，唯有刘易斯已于 1957 年 3 月去世。庞德应当是在哀悼与他一起

发动漩涡主义运动的刘易斯。第 115 诗章 3—4行证实了这点：“温德汉·刘易斯宁可双

目失明 / 也不停止思维”（Cantos 814）。
第 110 诗章写“哈拉里肯”大祭风只是哀悼漩涡派领袖刘易斯？我们不妨梳理一下庞

德创作、发表第 110 诗章的过程和背景，从中考查有无更隐蔽的叠加隐喻。（1）1958 年 10

月，在瑞士一家疗养院疗养的杜丽特尔给庞德寄去了她的新作《折磨的终结：艾兹拉·庞

德回忆录》初稿（Bush, “Late Cantos” 127）。在这部作品里她回顾了自己与庞德半个世纪

前的热恋。（2）耶鲁大学拜纳基图书馆庞德文档里有一份“哈拉里肯”手稿，署“1958 年 12

月”（Bush, “Unstill, Ever Turning” 403）。（3）1960 年 2 月，霍尔代表《巴黎评论》（Paris 
Review）采访庞德。采访后庞德开始修改《诗章》续篇，并把修改好的第 115、116 诗章寄给

霍尔，在《巴黎评论》发表。1960 年 10 月至 1961 年 9 月，庞德中断了与霍尔的通信 （Bush, 
“Late Cantos” 130-31）。（4）1961 年 9 月 21 日，杜丽特尔在瑞士故世，三天后庞德重新开

始修改第 110 诗章 （130）。（5）根据庞德女儿拉齐维尔兹（Mary de Rachewiltz） 2012 年 10

月 11 日给笔者的电子邮件，1960、1961 和 1962 年，庞德与《被遗忘的王国》（Forgotten 
Kingdom, 1955）和《玉皇山道观》（The Monastery of Jade Mountain, 1961）的作者顾彼特

（Peter Goullart）三次在她意大利北部布伦堡家园一起度假。（6）1963 年 12 月，包含“哈

拉里肯”片段的第 110 诗章在伦敦《议程》（Agenda）杂志先行发表（Pound, “Sections from 
New Cantos”）。

以上（1）、（2）两条说明 1958 年底有两个（而不是一个）因素激发庞德创作“哈拉里

肯”片段。其一是漩涡派领袖刘易斯的逝世，其二是意象派诗友杜丽特尔在病中写下的回

忆录。杜丽特尔不仅是与庞德一起发动意象主义运动的诗友，还是庞德的初恋。“哈拉里

肯”片段含有诗人对杜丽特尔的深切思念。杜丽特尔在她的回忆录里写道：

我们爬上了我家花园的大枫树 ……我们随风摆着，尽管没有风。我们随着星星

摆着，星星那么远，可又不远。……我父亲跟他说：“庞德先生，这次我不说你做错了

什么。我不会不让你来，但是我要请你少来 …… ”“你一定得跟我走。”“我怎么好走

啊！我怎么好走啊！”他父亲会凑够钱，让他到国外发展。我可什么也没有。我们私

定的婚约，像一只威尼斯高脚酒杯，掉在地上，摔得粉碎。（Doolittle 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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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美久命金和祖布羽勒排的恋爱离不开丽江的雪山草场，杜丽特尔和庞德的恋爱离

不开她家花园里的大枫树。洛克管“哈拉里肯”大祭风叫“大摆风”（“wind sway”；Rock, 
“The Romance” 5）。 在杜丽特尔的记忆中，她和庞德的恋爱就是在她家花园大树上一起

“随风摆”。1908 年，庞德曾邀请杜丽特尔同他一起去欧洲发展，但由于父母的阻绕，杜丽

特尔没有去成，他们俩那次别离竟成终身遗憾。《折磨的终结》庞德不止读过一遍。1959

年 11 月 6 日，庞德重温该回忆录后写信跟杜丽特尔说：“这里的回忆太美了！” 今藏耶鲁大

学图书馆庞德文档的这封信那天并未发出。1959 年 11 月 13 日，庞德发信前在签过的名

下又补写：“折磨题甚佳，甚乐观” 。
以上（3）、（4）两条不仅揭示了庞德 1961 年中断后重新捡起“哈拉里肯”片段的背景，

也揭示了该片段有意设计的（或天授地设的）叠加——杜丽特尔 / 庞德与开美久命金 / 祖
布羽勒排的叠加。1961 年 9 月 21 日杜丽特尔在苏黎世逝世，使 1958 年 12 月就已草拟的

“哈拉里肯”片段成为庞德致意象主义诗友现成的挽歌。《折磨的终结》描绘的一幕幕场景

在庞德脑海重新浮现。杜丽特尔生命的最后两三年，脑际一直萦回着庞德说过的话——

“你一定得跟我走”，和她父亲说过的话——“庞德先生，这次我不说你做错了什么。我不

会不让你来，但是我要请你少来” （Doolittle 14, 17）。在第 110 诗章，诗人显然把杜丽特尔

和自己的爱情悲剧与开美久命金和祖布羽勒排的爱情悲剧掺和在了一起。开美久命金说

的“黑树生来就哑巴”与 1908 年杜丽特尔说的 “我们私定的婚约，像一只威尼斯高脚酒杯，

掉在地上，摔得粉碎”掺和在了一起。祖布羽勒排说的“安上珊瑚宝石眼还能看见吗？ / 接
上橡树根还能走吗？”既可理解成祖布羽勒排对自缢的开美久命金的呼唤，也可理解成诗

人本人对怀旧离世的杜丽特尔的呼唤。为了确保他的叠加隐喻不被忽略，庞德在“哈拉里

肯”片段后面紧接着加了一行用韦氏音标写成的汉诗“月明莫现朋”。西方读者不会理会

其中的奥妙，但是诗人深信总有一天懂中文的批评家会指出，这句五言表达了“人去明月

在”的意境。这里的“朋”字指诗人在半个世纪前就已失去的恋人杜丽特尔。

背景梳理之（5）给庞德为何到 1963 年才发表包含“哈拉里肯”片段的第 110 诗章提供

了答案。如拙编《庞德的中国朋友》所示，上世纪 50 年代初哈佛华裔学者方志彤就跟庞德

讨论过《道德经》和《庄子》（Pound, Chinese Friends 122）。在方志彤的影响下，庞德对儒、

释、道三教的看法有了转变。1955 年秋，他向一位拜访者承认自己对释、道的偏见没有道

理：“道家、释家无疑也有有根据、有价值的观念”（qtd. in McNaughton 130）。然而，庞德要

冲破儒教不信神、不信鬼的禁区毕竟还有一个过程。驻丽江八年之久的俄籍“纳西通”游

记作者顾彼得是庞德纳西诗篇背后的又一个“相关文化圈内人”。他与庞德三次在布伦堡

一起度假，有充足的时间交换各自对中国宗教的见解。看来是顾彼得帮助庞德最终冲破了

儒教的禁区，于 1963 年发表含“哈拉里肯”片段的第 110 诗章。

1958 年 7 月，庞德与夫人多萝西搭邮轮离开美国去意大利定居。他抵达女儿在意大

利北部的布伦堡庄园不久，即从墨尔本《边缘》（Edge）杂志主编斯托克（Noel Stock）那里

获知顾彼得要去英国，有可能取道罗马。1958 年 8 月 5 日，庞德致信顾彼得，邀请他在罗

马停留几日，或去布伦堡小住：“总之，希望能与你在意大利一聚。…… 洛克其他有关纳西

的著作哪里能买到？我手头的两本要归还方宝贤 …… 这里已有五人要借阅大作《被遗忘

的王国》”（Letter to Peter Goullart）。这封信证实了两个事实。其一，庞德急于见顾彼得，



9

钱兆明  庞德《诗稿与残篇》中的双重突破

是想获取更多有关纳西的文献。其二，他刚读过《被遗忘的王国》，并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所

见的亲友。

顾彼得描写的纳西人会给任何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庞德也不例外。在顾彼得的笔

下，上世纪 40 年代的纳西人依然“同时虔诚地相信佛教、道教、儒教，万物有灵论”。“如果

有鬼怪现身，听到有说话声，人们不是畏缩，而是同情而有趣地追究这件事。总之，一个阴

间的来访者被人们当作人，以礼相待”（顾彼得 274, 216）。在该书里，顾彼得还生动地描

述了一场他亲眼目睹的“哈拉里肯”大祭风（238）。那年顾彼得并未去意大利。直到 1960

年，庞德才与他在布伦堡初次会晤。二人相见恨晚。在朝夕相处的一个月里，庞德应该会

让顾彼得详述他在丽江的所见所闻：纳西人何以能同时信儒、信佛、信鬼神，“哈拉里肯”

又是怎么回事。 1961 年，两人第二次相见，顾彼得的《玉皇山道观》刚出版。与庞德在一

起时，除了继续讨论纳西宗教、风俗，他会乐意介绍他的新著。那本新著写他在杭州玉皇山

皈依道教的经过，庞德应该会追问他西方教徒皈依道教怎么面对原来的信仰，道教装神弄

鬼是怎么回事。顾彼得会重复他在该书中的解释：信道无需放弃原来的信仰；道教祈祷亡

灵为的是安慰生者，让他们从悲痛中解脱出来（Goullart, Monastery 33, 106-10）。
根据庞德女儿玛丽 2012 年 10 月 11 日写给笔者的电子邮件，1962 年年初，顾彼得再

次造访布伦堡，给庞德赠送了一册《玉皇山道观》。另外，美国梅隆大学亨特文档馆的洛克

文档中有顾彼得于 1962 年 1 月 29 日和 1962 年 2 月 28 日从布伦堡发给洛克的两封信。

在 1月 29 日的信里，他写道：“庞德让我向你问候，我们希望你能被派到慕尼黑，便于来此

一聚。”在 2月 28 日的信里，他再次替庞德问候洛克。庞德重温顾彼得口述过的内容，应

该有助消除他对道教、佛教、纳西东巴教所谓反儒成分的偏见，渐渐把“哈拉里肯”祭的鬼

神同他欣赏的希腊神话中的鬼神联系在一起。1963 年，第 110 诗章在伦敦期刊《议程》发

表时，庞德已不再是一个儒家诗人，不像他在第 13 诗章那样，一味崇尚孔子 “对‘来世’只

字不提”（Cantos 59）。这里，他真诚地希望纳西殉情男女来世不受儒教礼数的束缚，能自

由自在地去爱。联想到杜丽特尔在瑞士郁闷而死，留下一部《折磨的终结》，我们不能不认

为在第 110 诗章的深层庞德也希望自己与杜丽特尔来世再相爱。

以上并非无根据的推测。1905 年，庞德与杜丽特尔初恋时曾把自己创作的 26 首诗

装订成册，取名“希尔达书”赠予她。其中一首题为《树》（“The Tree”），自喻为与杜丽特

尔枝连枝、根连根的树神： “我屹立不动，是林中一株树 / 相信未见的种种怪事” （Pound, 
Poems 14）。1916 年，他又在《心理学与普鲁旺斯》（“Psychology and Troubadours”）一文中

写道：“我认为希腊神话源于有奇想的人，想说出奇想怕受迫害，于是设此自我保护良策”

（Spirit of Romance 92）。60 年后，他似乎又想起了希腊神话中因款待天神而变成连理枝的

老夫妇，于是借“树根”意象向杜丽特尔、向他们共同倡导的意象主义呼唤：“接上橡树根还

能走路吗？”

三、第 112 诗章中的双重突破

跟第 110 诗章一样，第 112 诗章也围绕纳西文化这个主题，并且也展示了诗人在文

化视野和诗歌风格上的双重突破。上世纪 60 年代，庞德在文化视野上的突破是零的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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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从完全不关注中国非主流文化到热忱关注中国非主流文化的突破。前文提到，《御

座诗章》之第 98 诗章只写“孟本”中为儒学认可的元素，祭祖元素。第 112 诗章一开头就

不绕弯子，直接呈现“孟本”仪式中不为儒学接受的一个环节——咒术诅咒鬼蜮、除邪消

灾：“……猫头鹰、鹡鸰、/ 火狐，/ 长生不老酒，/ 纯洁的风、纯洁的露 / 酿成的神酒”（Cantos 
804）。这个“咒术”环节仅占诗首五行，第 112 诗章更多的篇幅还是留给了诗人想象的、丽

江的奇绝山水：

   石榴树畔

  清新的空气

    穿透丽江，

  阵阵松涛，  
    象山麓

    处处是清泉

  黑龙庙，黑龙潭

  来自清澈的

  玉河

在月下

  

命运的篾罗

  

  筛一筛（Cantos 804-05）

这里庞德让我们体验到了返朴归真的自然美。人类怎么才能长久维持环境的自然

美？答案就在第 112 诗章的结尾。该诗章最后五行重返十分讲究纯洁性和神圣性的纳西

祭天仪式“孟本”。这五行诗与庞德在半个世纪前创作的第 1诗章遥相呼应，探索相关联

的主题。

第 1诗章是荷马史诗《奥德赛》一个关乎整部史诗的情节在 20 世纪环境中的重演。

特洛伊战争的英雄奥德赛在返回伊瑟伽途中祭希腊地神，试图探明未来：“把酒洒向每个

亡灵，/ 米酒，甜酒，然后白面粉糊。/ 祭品抛进火堆作牺牲，/ 一头羊献给特伊西亚斯，一

头黑毛领头羊” （Cantos 3）。第 112 诗章重演的则是纳西族举办的“孟本”祭天仪式——先

将活猪宰了，尸体涂上艾叶作牺牲，然后架上竹筛 ，进献各种各样的酒 （Rock 68）。 第 1诗

章的英语不是纯碎的英语，而是荷马的古希腊语 + 文艺复兴时代译荷马史诗用的拉丁语 +
庞德译盎格鲁-撒克逊英语诗《航海者》（“The Sea Farer”）用的英语。第 112 诗章最后五

行的英语也不是纯碎的英语，而是东巴祭师的纳西象形字 和  + 洛克的拉丁英语 （例如 
“Arundinaria”）+《马氏汉英字典》的汉语“玉河”、“Yὒ4 ho2”+ 庞德《御座诗章》的英语（例

如 “Winnowed in fate’s tray”）。 尽管创作时间相隔半个世纪，这两首诗章同样是现代主义

演绎经典、借古喻今的成功尝试。前者是现代主义初创期的一次大胆的实验，后者则是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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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主义为走出低谷、再创新绩做出的令人惊叹的努力。

说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现代主义旗下的意象主义与漩涡主义。1915 年 9 月

17 日，庞德曾给《诗刊》主编门罗（Harriet Monroe）去信坦言，三年前“只是想不出书、而与

众分享杜丽特尔的 5首诗”（Letter to Harriet Monroe）。1912 年，他把那 5首诗发给门罗时，

曾代杜丽特尔署名“H. D. 意象主义者”，就这样推动了一场意象主义新诗运动。1914 年，

庞德又跟画家刘易斯、雕塑家戈蒂耶-布尔泽斯卡 （Gaudier-Brzeska） 联手，把意象主义推向

跨越诗歌和艺术领域的漩涡主义。第 110、112、115 诗章对意象主义、漩涡主义核心人物

的怀念可以被理解为对早期现代主义两大运动的怀念。按照庞德本人的定义，漩涡主义是

提升、强化了的意象主义。漩涡主义不仅要贯彻意象主义三原则，在艺术上还要像漩涡一

样有“各种意念不断涌进涌出”（Gaudier-Brzeska 92）。
庞德曾在 1916 年出版的《戈蒂耶-布尔泽斯卡纪念集》中表示，他要尝试写漩涡主义长

诗 （94n）。第 1诗章即是庞德最早尝试写的一首漩涡主义长诗。与第 1诗章相比，第 112

诗章对意象主义的提升、强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说第 1诗章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早

期现代主义诗歌的样本，那么第 112 诗章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后期现代主义诗歌的典

范。第 112 诗章精湛的现代主义艺术首先体现在东西方不同语种的叠加上。第 1诗章以

古希腊语、拉丁语和英语三种西方语言的叠加而著称。第 112 诗章何止有几种西方语言叠

加？它还有拉丁语、英语两种西方语言和汉语、纳西语两种东方语言的叠加。更有甚者，在

第 112 诗章庞德还试验了跨语种押韵。其最后四行“fate’s tray/……/luna/ [le]”跨英语

和纳西语押尾韵；其最后两行“luna/ [le]”跨拉丁语和纳西语押头韵。对现代主义大师

庞德而言，包括语音在内的任何语言形式都是表达语义的手段。这里，我们不只是感受到

英语与纳西语、拉丁语与纳西语押韵，还同时感受到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押韵。庞德之所

以能运用纳西语的音韵，需要感谢“相关文化圈内人”方宝贤的指导。2003 年 8 月 18 日笔

者有幸采访方宝贤，在访谈中方宝贤确认自己教过庞德 字的发音为“le”。洛克著作中也

有这个象形字，但不作“月亮”解，而作“月份”或“夜晚”解，注音是 hä  或 haw（Rock, “The 
Romance” 52, 84）。 据方宝贤叔父、纳西学泰斗方国瑜的《纳西形象文字谱》，此字作“月

亮”“月份”或“夜晚”解，可读作 le，hetmet 或 hemettsi（91）。

第 112 诗章更高超的现代主义艺术还表现在对意象主义“直接处理”和“绝不多用一

个词”原则的升华。庞德在初创期就强调诗歌语言要“精炼”。他在 1913 年发表的《几个

不》（“A Few Don’ts”）一文中曾告诫诗友“不要用多余的词”，“不用修饰”，“不要‘评头

论足’”（Literary Essays 4-6）。1920 年，艾略特曾让庞德审阅《荒原》初稿，庞德竟将他近

1000 行的原创诗压缩成目前精炼的 433 行。1922 年艾略特出版《荒原》时，在扉页注明：

“献给庞德，最卓越的匠人”（Langbaum  170-71）。
1913 年，“精炼”被庞德写进了意象主义的三原则。他的第 1诗章仅 76 行，既改写了

《奥德赛》第 11 章，又引了古希腊荷马体赞美诗，确实贯彻了意象主义“不要用多余的词”

的主张。二战前后，他违背自己制定的这条原则，诗章越写越长。《钻石机诗章》第 85 章

有 330 行，《御座诗章》第 99 章有 624 行。直到《诗稿与残篇》庞德才回归他早年的“精

炼”原则。第 112 诗章仅 30 行，不到第 1诗章的一半。第 117 诗章更短，仅 17 行。

《诗稿与残篇》终于让现代主义旗下的意象主义与漩涡主义获得了新生。意象主义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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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之一强调“直接处理主观或客观的事物”（Pound, Literary Essays 3）。在第 112 诗章，

诗人用 “石榴树”“松涛”“清泉”等鲜活的事物来呈现丽江黑龙潭的青山绿水；用 “猫头

鹰”“鹡鸰”“火狐”等真实的“咒术”祭品和勾画“竹筛”形象的纳西象形字 来呈现纳西

族“孟本”仪式开头、结尾两个环节。意象主义三原则之二提倡“呈现中绝不多用一个词”

（Literary Essays 3）。第 112 诗章 30 行诗借用毕加索拼贴法，不作任何修饰，直接把描述事

物的汉字、纳西象形字和英语、拉丁语单词置于同一个平面，使之成为漩涡主义所追求的激

流漩涡，“各种意念不断涌进涌出”（Pound, Gaudier-Brzeska 92）。意象主义三原则之三主

张 “在节奏上按照乐句的排列，而不按照规则机械重复”（Pound, Literary Essays 3）。如上

所述，该诗章最后四行跨英语和纳西语押尾韵，跨拉丁语和纳西语押头韵。不规则中有规

则，第 112 诗章有其特殊、新颖的节奏。

这节诗歌的语言堪与庞德早年最佳的漩涡主义诗歌媲美。这里的汉字和纳西象形字

都用大号字体，显而易见是要让不识汉字、纳西象形字的读者放缓读速，搜索信息。以“玉

河”为例，不识汉字的读者看到这两个字，自然会往右瞅一眼它们的发音 “Yὒ4 ho2”，然后回

到这两个字，琢磨它们的结构。“玉”字下边有一滴水，“河”字左边有三滴水。看了字形

结构读者自然会往上瞅，发现“玉河”既可作 “Jade stream” 解，又可作“clear discourse”解。

每个读者都有自己的读法。不管是先右后左，还是先左后右，先上后下，还是先下后上，他

们都不会跟平常一样按直线读这节诗。诗中的汉字和纳西象形字会迫使他们左顾右盼，形

成“环顾式”阅读。 
《诗章》乍一看杂乱无章，其实乱中有序，是用碎片精心编织成的现代主义经典。诗人

在《诗稿与残篇》倒数第 2章第 116 诗章哀叹：“我不是神仙，/ 我无法上下连贯” （Cantos 
816）。此言刚出，他马上又收回，斩钉截铁地说：“即使我的笔记不连贯 / 照常连贯”

（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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